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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我们的意料，今天这位经济学家没有涉及什么理论问

题，而是轻松地叙述了他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回忆。

访问人：去延安的时候，您还是个青年吧？对毛泽东，有深

刻的印象吗？

于光远：我于 年 月下旬到延安。印象深的是第一次

年 月 日那听毛泽东演讲。 一天，举行了“一二 九”运

动四周年的纪念会，时间是在晚上，会场设在中央大礼堂，也就

是后来毛泽东作整风报告的那个礼堂。在我参加到党领导下的

革命运动中来的时候，划时代的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了，虽然党的

那一段历史我们并不知晓，但是都知道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毛

泽东的威望在我这样的青年党员的心目中是绝对高的。还是在

抗战前的北平，只要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上的文章，

没有一篇我不细心阅读。后来我又在武汉《新华日报》上读到了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些著作深邃的思

想、严密的逻辑、机智的语言更加强了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的地

位。那天我听说他会出席这个青年的集会，将要发表演讲，我就

想象他演讲时除了会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会有怎样的表情、

风格和技巧，有心注意研究这一次他演讲的特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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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不是他一个人讲话。除了“一二 九”运动的参加者

九”精神、积极参加抗战的报告外，还李昌作了如何继承“一二

有王明和别的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的。出

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讲话很口语化，语言很朴素，不加什么修

饰，仿佛是在跟一个人谈话，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不用什么雄辩

术，而是靠对事物透彻深刻的理解，就把听众说服了。他讲的道

理似乎也很简单，但是越回味越觉得他的确讲出了很重要的思

想。而且他讲话很风趣，有幽默感，听的时候一点不吃力。他的

确是在作演讲，而不是在宣读什么文稿。如果是文稿，人们就会

想，何必去听，不如去看稿子。而听他的演讲就不会产生这种想

法。那次演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论点 九”运动是，他把“一二

和“五 四”运动作了比较，说它们都是为一次伟大革命作了准

四”为备“：五 年的大革命“！一二 九”为抗日战争。又说

“五 四”和“一二 九”都从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毛泽东

在这个演讲中把“一二 九”运动和红军北上并提，指出了两者的

结合促进了全民抗战。我虽然也是“一二 九”运动的参加者，但

我并没有理解到它有这么大的意义。听后豁然开朗。毛泽东的

这个观点，后来刘少奇也著文强调过。

访问人：您刚才说到，到会讲话的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他

们的演讲风格怎样呢？

于光远：在那个会上王明也讲了话，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

象。在会上，当王明讲话时，我对他和毛泽东两个人的演讲作了

一番比较。论文章，我是先读过毛泽东的，后来才读到王明的，

而且一比就感到两个人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论见面，我在长沙

局青委工作时就在王明的领导之下。抗战前在北平，抗战后在

武汉，都有人对我宣传说王明的口才如何好，演讲如何精彩。可

是有一次在武昌昙花林听王明演讲回来，我和蒋南翔走在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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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议论到，王明演讲很讲求词藻，注意演讲技巧，但是很浅，讲

给中学生听听还可以，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听了觉得没有东西。

这次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又把他同王明的演讲作了比较，更觉得

自己过去对王明的演讲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在听这次演讲前

不久我开始记日记，我把这种比较详细地记在了日记中。

在我这次对毛泽东和王明的演讲作比较时，我对王明曾犯

过“左”倾错误还毫无所知。我那么分析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

因为在日记本上我发表了许多这类对党的领导人的议论，所以

在整风开始时，我为了对党表示忠诚，把它交给了组织。因此现

在也就无法引证日记原文了。

访问人：您跟毛泽东有过直接的接触吗？

见到毛泽东。于光远：刚到延安的人都有一个心愿 我

去延安时，毛泽东才四十四岁。那时的毛泽东经常出席延安的

各种集会。有一回我翻了翻延安《新中华报》，发现每个月他都

要出来作几次演讲。那时群众要见到他并不难。我到延安不几

天，在延安东门外的飞机场上就召开了一次人数最多的“追悼平

江惨案被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后来收入毛选

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会太大了，我站在远处没有看清

楚 月他。这是 日的事。在这个大会前十年 来天女大

开学和在这个大会后十来天边区学联开代表大会，他都出席并

讲了话。当时他和群众的联系非常密切。那时晚饭后大家都喜

欢到延河边结伴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谈话，或者一边散步一边唱

歌。毛泽东也常去散步，我就在河边遇到过他好几次。他散步

通常只有一个警卫员陪着。有时我看到他和别人打招呼。有两

回我都想走近他，跟他握握手。我相信，当时如果我那么做，警

卫员不会阻拦，毛泽东也不会拒绝和我握手。不过我还是没有

那么冒昧从事。我已经见到了他，听过了他的演讲，我并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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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话要对他说，也没有什么问题要他解决，因此我没有利用那样

的机会去接近他。

我真没有想到，到延安只有半年，我就有机会坐在杨家岭他

的窑洞里，离他很近，可以仔细地端详他的容貌和表情，听他讲

话，握到他那肥大的手。

我去杨家岭，为的是同屈伯川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延安自然

科学研究会”的筹备情况，请他出席二月初召开的成立大会。我

们按时到了那里。那面窑洞很平常，窑洞里的家具也很简单，一

张书桌，桌旁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另外两把椅子和一张茶几靠

窑壁。书桌上放着文具、纸张和文件。我们进去时，毛泽东正伏

在桌子上写字。我们一进去，他就停下了。屈伯川向他作了简

单的汇报，他答应到时候去，我们很高兴地得到了他的许诺。原

先我们想他很忙，谈完了正事就走，没想到他很从容，听完了汇

报，又向屈问起王人美在大后方的情况。他关心王人美能不能

来延安。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王人美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老

师之类的事。屈也真能够讲出一些这位电影女主角的情况。整

个谈话过程中，我只简单地补充了屈的汇报。我估计那次我没

有给毛泽东留下什么印象，不过我倒是观察了他近一个小时。

访问人：很多人都曾讲到，在延安，毛泽东与人交往十分随

和，有时甚至不拘小节，您觉得呢？

于光远：有一次，我见到毛泽东大笑，笑得很开心。时间是

月年 日，地点是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内的文化俱乐部

的一面特大的窑洞里，场合是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的

第一次会议，带有开幕式的性质。延安新哲学会是 年下半

年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我还没有去延安，因此不了解这个会

发起、筹备和成立后的工作情况。到 年 月开这个年会

时，中间已过了一年多。开这个年会时，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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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朱德都参加了。到会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有何思敬、艾思

奇、郭化若、和培元、周扬、陈伯达、杨松、张仲实等不少人。在我

的印象中有三、四十人，后来听说到会的有五十余人。是何思敬

介绍我参加这个新哲学会的。这是我参加延安新哲学会的第一

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许以后这个会就没有活动过。）

引毛泽东大笑的原因是，延安新哲学会的重要负责人（我不

知道他的职务名称）何思敬致年会开幕词时，一开头便讲：在这

个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研究会的工作取得

很大的成绩。这成绩首先表现在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

写了《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著作。

他一讲，大家就笑开了，他越是一本正经，大家也就越觉得

可笑。毛泽东也笑得直不起腰来。当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下，领

袖也可以这么笑吗？再一转念，领袖也是人，为什么不能同常人

一样自由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呢？

大家都笑，只有两个人不笑。

一个是何思敬。大家那么笑，他有点发呆，似乎他还没有明

白为什么大家笑，为什么毛泽东也笑。他还是照着他准备的稿

子讲下去。

还有一个是艾思奇。他预定在何思敬致开幕词之后作会务

报告。也许在他的“会务报告”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何的开幕词

讲稿大概他也看过，他也笑不出来。后来我慢慢地熟悉了艾思

奇的性格，他平常也偏于严肃不常笑。

当时，我也是跟着大家笑得很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建国后，

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常常遇到要我写理论工作总结这样的事

情，也就常常遇到应不应该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在理论

上的贡献写到总结里去的问题。我常常为这个问题左右为难。

在我有了这样的工作经历之后，当时我也许就笑不出来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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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纬度虽然比北京低两度，夏至的白昼还是很长的。

这次新哲学年会下午二点多钟开始，散会时已经七点左右了，天

还没有黑。会后聚餐，聚餐的地点就是文化沟 才开张的“胜利

食堂”。五十余人如果都去，就得五圆桌，胜利食堂似乎没有这

么大的空间，吃饭的人只有两、三桌。毛泽东也去了。一就座，

我发现我同毛泽东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而且我紧靠着他，在他的

左首。那次入座完全是随意的。没有人做什么安排。

在延安吃饭，一般干部都是自备两个大碗：一碗盛米饭，一

碗盛菜，并且在胸前左侧平常插自来水笔的地方，插一支勺。那

时，即便有很少数人吃小灶饭，也只是比一般干部好一些，两菜

一汤而已。因此到馆子吃饭，自然是最高档次了。不过“胜利食

堂”的烹饪水平只相当于今天北京街头的小饭馆的水平，有一点

特色的是，在那里有一道甜食，那是用鸡蛋、面粉、白糖和食油制

作出来的，吃起来一不粘碗、二不粘筷、三不粘嘴，延安人叫它

“三不粘”。我看那天毛泽东的胃口也很不错。

坐得那么近，说话就很方便。他详细询问我的姓名、年龄、

学历、专业，是否党员，在延安哪个单位工作等等，并且跟我讨论

哲学问题。

访问人：在这次“会面”中，你们谈了些什么？

于光远：在那天的会议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认为当时的抗

战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只能说是进入了走向

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在发言中讲了事物发展有可能有过渡

的形态、过渡的时期的一般哲学上的道理。我的这篇话引起与

会同志的注意。因为 年冬天，党中央已经说进入了相持阶

段，毛泽东也以《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这样的题目在

年 月发表过文章。因为是学术讨论，我还是讲了自己的看法。

我讲了量变引起质变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复杂情况，我讲了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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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也举了一些自然界的例子。我讲这样的话当然会引起

人们的注意，而且与会的人除何思敬外，别的人大概都不认识

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也很注意我。在餐桌上毛泽东就同我

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哲学问题。我讲了一些哲学家既要学社

会科学，也要学自然科学的道理。这次餐桌上对我来说可以说

是向他交了一份党员登记表，也可以说是接受了他一次哲学口

试。对如何看这个相持阶段问题，毛泽东没有表示他对我的看

法的意见，我自己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之后，也没有再思考过这个

问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需要作更加认真的考虑。看来

毛泽东对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青年也就不那么严格要求了。

到过延安的青年成千上万，能够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人

谈话的人不会多。我得到这样的机遇，真是“三生有幸”。

月年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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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运动参加“一二 的年轻党员，对少奇同志怀有一种特别

深厚的感情。他们知道，是少奇同志纠正了当时年轻党员中由

于幼稚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白区工作中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

影响而产生的某些过火的行动，是少奇同志给他们的斗争以直

接的正确的指导，使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他们从发表的文章

九中看到少奇同志对“一二 运动”所作的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

限 九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于青年运动的发展“，一二

历史上起着与红军长征和革命根据地斗争相配合的作用，这两

件事标志着中国反动时期的结束和新的革命时期的到来。他们

也感到少奇同志一直在关怀着这一代干部。在党的第八次代表

大会上由少奇同志提名，把在“一二 九”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李昌同志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

名单。作为这次大会的代表，我认识到这不仅表示他对某一位

同志的看法，主要地是表示他对这一代青年干部历史贡献的又

一次肯定。

这些，只是从少奇同志和“一二 九”运动的关系来说的情

感。参加“一二 九”运动的年轻党员对少奇同志的崇敬，从根本

上说，当然因为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因为他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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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因为他给我们后来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

我入党比较迟。 年抗日战争的前夕我在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总队部工作时，才听说刘少奇这个名字。民先总队部

党团（现在叫党组）是北方局领导的，但我没有见到过少奇同志。

党的白区工作十分注意党的领导人的安全，每个党员能够接触

的是直接领导自己的上级负责人，没有必要，高级党组织的领导

人一般说来是见不着的。就是直接领导民先总队部党团的彭真

同志，抗 年抗战爆发战前我在北平工作时也没有见过。

后，党组织派我和赵德尊同志离开北平到保定，以民先总队部名

义与全国各地民先地方队部和海外队部联系，继续开展工作。

月底北平沦陷，我从北平越过日寇占领的西郊，到了保定，才第

一次见到彭真同志。抗战前在北平的时候，我就知道少奇同志

是北方局 是少奇同志的笔名。以后又的最高领导，知道

读到他用华云、陶尚行等笔名写的其他文章。这样的文章，得到

一篇我就反复地阅读，感到每一篇文章都对斗争的客观形势以

及我们斗争的目标、斗争的策略等讲得非常深刻、非常透彻，也

很具体、很实在，使得我相信自己是处在一个坚强有力的人的领

导之下，心里非常踏实。离开北平以后，在保定，彭真同志指示

我去太原，要我在太原组织民先全国临时总队部。后来李昌等

同志从北平到太原，民先总队部正式迁到太原，我被北方局和民

先总队部派往武汉继续做民先总队部工作。在抗战开始后最初

的一段时间中，在精神上我感到仍是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的，因而我一直有上面说的那样的心情。

我有幸和少奇同志见面直接听取他的教诲，是在 年。

这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只有十多个人组成的“中央土改工作

团”。我们在晋绥保德县新畦村搞了一期土改之后，到了河北平

山县，选择了滹沱河边的一个大村贾峪，进行土改试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月，中央决定以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年 作委员会，主

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解决土地政策不彻底、

党内不纯与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指导各解放区土改迅速地健

康地发展，是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一项中心任务。中央工委的所

在地是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少奇同志就住在这个村庄。贾

峪村与西柏坡村非常近，中间只隔一个东柏坡村。从贾峪村到

西柏坡村，步行要不了半小时。由于这个地理条件，更由于我们

在贾峪村的工作带有为全国土地会议作准备的性质，我就有比

较多的机会见到少奇同志，听到他的工作指示。接着我又从头

到尾参加了这个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这个会开得很长，从

日月 到 月开了将近两个月。在会上少奇同志多次发言和

插话。听他的讲话，常常唤起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阅读

文章时的印象。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我继续在贾峪村按照全国土地会议的

精神进行土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其他同志也在西柏坡附近其

他村庄工作。中央工委把贾峪等村作为研究贯彻土地法大纲的

试点。少奇同志经常注意 日，这些村庄的土地情况。 月

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住房里接见了“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全体成

员。我们这个工作团的成员提出不少问题。对每一个问题，少

奇同志都作了详细的答复。我对这次长篇谈话作了记录。在这

次谈话中，他不仅对平分土地的政策作了进一步透彻的说明，而

且对以后实行人民代表制度讲了许多具体的设想。他对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农村中的经济制度，也发表了他的一些看

法。我认为这次谈话对于研究少奇同志的思想，是一个具有相

当重要性的材料。

我想对这次谈话中讲的一个问题作一些介绍。我认为从中

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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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谈话前，我在贾峪的工作中了解到，对土地法大纲中

提出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那么通，要求给

地主、富农少分土地的思想很强烈。在那次会议上我向少奇同

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向他请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少奇同

志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说“：平好，不好反驳，不好反对，毛病

最少。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则也可以允许。但如果

有争论，仍以‘平’来解决问题，在平分土地时，要给地主富农留

得同样一份土地。”这段话经过他一解释，我就觉得充满着辩证

的思维。他说“：南庄（西柏坡南的一个村）地主百分之八十是抗

属干属。如果我们的老子饿饭，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是

当权的政党，对和尚、尼姑、婊子都要负责，对地主、富农也要负

责。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不是照顾地主、富农，而是为了农

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法令解决问题，不能说应该不平一些。

因为我们是做领导工作的，如果我们说可以不平一点，可以不按

法令办，那就变动大了。”这些话，讲的是原则。但是少奇同志是

非常讲求实际的。他接着说，如果“老百姓硬是不赞成平，实在

要少分一些地给地主富农，可以依百姓的决定，但是我们应该声

明，我们的方针是‘平’，‘不平’是你们的主张，不是我们的主张。

因为我在这里，我可以替你们负一点责任，但这是你们做的，不

是我们做的”。这就是“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勉强群众接受我们党的主

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少奇同志是十分重视农民利益的，

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他还从各种可能发生的情

况来看党坚持平分土地政策的好处。他说：如果这个村是“贫雇

农当权”，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坚持“平”这个原则“，不必主张不

平，地富仍然会少分到地，贫雇农仍然会多分到土地，如果地富

及其走狗当权，我们不坚持法令，允许一些不‘平’，那就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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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富多分”。他还说“，即使在贫雇农当权的地方，我们也不要提

可以不平，因为这样做，破坏了法令的严肃性”。

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讲一下，因为它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

印象。在上一次谈话后不久，当我们中央土改工作团即将离开

平山继续向东往冀中渤海等地的时候，我考虑到，按照党的工作

方法，我们这工作团虽然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而且在团员中有不

少是革命历史很长、地位较高的老同志，象我这样年轻的同志只

有四个人（其中一位是毛岸英，他比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年轻同志

又小几岁），但是到地方去工作，仍然要在当地党组织，比如在地

委、县委领导下进行某一个村、某一个乡的土改工作，因此可能

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

它发出的指示不正确，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我就约另

外一位年轻同志去西柏坡，闯进少奇同志的住所，提出了一个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次，少奇同志

对我们说的话虽然不多，可是我记得非常牢固。我觉得所讲的

那个道理对我很有用处。少奇同志听我把问题提出来之后，略

为思考了一下说“：你们不要一般地、抽象地反对官僚主义。官

僚主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好处。国民党的法律，从表面上看，对

地主和农民也还是‘平等’的，但是县政府在办案时，如果地主告

状，他们就雷厉风行，没有官僚主义，如果农民告状，他们就搞官

僚主义。这样地主就会感到这个县政府、这个衙门是自己的。

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土地法大纲》面前，

地主农民也是‘平等’的。地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土地法大纲》

到我们县政府告农民的状。在地主到我们的县政府来告状时，

我们就可以搞点官僚主义，而农民来告状时，我们的政府就一定

要雷厉风行。这样，农民就会感到我们的县政府是他们自己

的。”我觉得这一段话讲得很精彩。接着他还讲了一段给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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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记得更牢固、在以后工作中对自己更有意义的话：

“你们在中央土改工作团做了半年来工作，又参加了全国土地会

议，中央精神你们是很了解的。你们也有自己的脑子，可以去分

析、去判断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的某些指示是不是官僚主

义的。你们应该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知道哪些指示不符合

党中央的精神，是官僚主义的。如果你作出了这样的判断，那么

你们就不应该把这些指示当作党的指示，而应该视作官僚主义

的‘指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向地委、县委讲自己的意

思，提自己的建议。但是你们也要有精神准备，尽管你们反对，

也不能把人家的官僚主义的指示反对掉。而且，你们也不好老

提意见嘛！老提意见也不一定合适。即便如此，你们也要注意

不能把他们的指示奉为神明、坚决去贯彻它。你们如何去处理

才得当，这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地去处理。而且要做好，也

许不那么容易，要看你们的本事。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决不要把

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去贯彻。如果你们那样去做，你们自

己就成为官僚主义者了。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作为

嘛。”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头，不敢去做那种把官僚主义的指

示奉为神明的官僚主义者。可惜的是，那时我没有做记录，他讲

得比我记得的还要多些，但是上面那些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包

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和改革相适应，我们的思想作

风、工作作风要有很大的转变。现在，那种对工作不负责任，只要

是上面来的“指示”，尽管明显地与中央精神不符合、是官僚主义

的东西，也机械地执行的现象是很盛行的，因而使官僚主义得不

到抵制。看到这种情况时，我常常想到少奇同志的这一席话。

年 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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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日是周恩来总理诞月 辰一百周年。总理生

前，我同他老人家有过多次接触，在一段时间内，总理曾直

接领导过我工作。总理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远见卓识、

忘我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他诞辰百周年

之际，特撰写短文，表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在太原听周副主席演讲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 月上旬，地点是太原年 。

抗战前，我在北平民先总队部负责组织工作“，七 七事变”

后党组织决定我离开北平到保定设立临时总队部，与全国民先

联系，而原先总队部的队长李昌等在北平坚持工作。到保定，彭

真同志要我把临时总队部迁往太原。于是在 月初我就在太原

建立起民先临时总队部。我当临时总队长，并开始工作。就在

这时候，八路军开始从陕甘宁边区过黄河向晋东北与河北察哈

尔接壤的地区开拔，部队要经过同浦路太原车站，但不在太原停

留，战士们只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休息一阵，吃点东西，接受群

众的慰问之后，就继续北上，因此在太原城内除了首长的警卫



第 17 页

外，看不到一个八路军战士，只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在太原城内

停留，他们要同国民党山西当局接触商量事情。

在太原城内的几个革命群众团体，其中包括我们民先临时

总队部和山西省地方队部，得知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别

的几位将领正在太原城内，就决定联合起来邀请他们向太原城

内的群众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完全是几个民间团体组织的，没有山西官方的人

士参加，地点很可能是成城中学的礼堂。那个礼堂的舞台不大，

观众只能站在舞台的两侧和台前。整个礼堂很小，没有座位，站

着也只能容几百人。太原的群众尤其是青年听说周恩来演讲，

都踊跃参加，尽管我们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那天到会的人仍有

一千以上，礼堂挤得满满的，但是秩序很好。

演讲的时间是在晚上。那时日本飞机常去太原空袭，实行

灯火管制，不敢亮电灯，而是在舞台的栏杆上点起几十支蜡烛，

总算可以看出演讲者的容貌和表情。周恩来那时三十九岁，在

长征时蓄起的长胡须已经刮去了，显得非常英俊。他讲的主题

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演讲中讲在山西当局的合作

下，准备与山西当局和各界人士一起抵御日寇向山西的进攻。

他声音宏亮，那时没有麦克风，但是他讲的话在礼堂的每个角落

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那次演说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最深刻

最强烈，那就是他讲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为了准备与日军作

战，前一年曾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界，可是有人不许我们抗日，

进行阻拦。而阻拦红军东进抗战的不是别的军队，正是阎锡山

统率下的军队。讲到这里，周恩来提高了嗓门，讲“那时红军为

了开到抗日前线，被迫同你们的阎司令长官决一死战。”然后他

接着讲现在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路线，八路军已来到山西，开往前线与日军作战，希望得到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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